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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声声高呼
中，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交织
汇聚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这一天，是
1949年10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
万军民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证了开
国大典举行的庄严时刻。

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
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王国兴久久凝视
欢腾的人海，一会儿情不自禁地赞美：

“人民解放军可真威武！”一会儿又想起
什么似的向站在身边的“儿子”冯子平
询问：“解放军打到哪里了？海南什么
时候能解放？”

转眼间，66年光阴如水流逝。时
年还只是个19岁年轻小伙的冯子平已
然年过古稀，可那一天、那一年所发生
的事还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如同
他的“父亲”王国兴，这40年来一直活
在他的心里。

认“父子”代表黎民上京赴会

一个是领导白沙黎族人民武装起
义，又配合琼崖纵队开创五指山革命根
据地的黎族领袖；一个是刚刚从出生地
泰国回乡参加琼崖纵队，又任新华社琼
崖分社记者的归国华侨，原本没有交集
的两个人却被同样炙热的报国之志牵
引到一起，结成了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
忘年交。

1949年6月28日，一封来自中共
中央统战部的电报发到了时任中央琼
崖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
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冯白驹将军手中。
电报中说：“黎民中能否派一名代表参
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立即开报
姓名建立并准备经港赴平，速复。”

经几位区党委领导研究决定，曾领
导黎族人民武装起义，又曾任白沙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的王国兴成为代表黎族
人民赴京参会的最佳人选。此决定也
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批复同意。但问
题是，王国兴没有出过远门，更重要的
是除了黎话和简单的海南话之外，并不
懂得说普通话，需得有人贴身陪同上
京，担起秘书、翻译和保卫的职责。

这个重任落到了琼崖工农红军总

司令冯平烈士的侄子——冯子平的肩
头。“刚开始我有许多顾虑，首先是没有
去过北平，不认识路；其次我不会说黎
话，怕难与和王国兴沟通。”但是，这些
顾虑在冯子平与王国兴见面的第一天
就打消了。眼前这个憨厚的黎族汉子
不仅同意了与冯子平在路上为伪装身
份而互以父子相称的提议，并且二话不
说接受了冯子平为其改起的假名“冯夙
吉”，喜笑颜开地连声叫好：“出门就是
要讲吉利嘛！”

那年，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在革命
根据地之外行动，极有可能被国民党官
兵发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圈套惹来杀
身之祸。王国兴与冯子平只得在交通
员和卫兵的引领下日伏夜行，由五指山
步行到临高头咀码头乘船横渡琼州海
峡，抵达雷州半岛后又从香港途经台湾
海峡到达青岛，最终换乘汽车抵达北京
时，已经在路上消耗了一个半月。

“这一路上，除了要冒着生命危险
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王国兴还克服了许
多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他其实是坐不
惯船的，途中曾对我说‘昏头昏脑，不大
舒服’。又比如，为了掩盖身份佯装出
国旅居，平时爱抽烟的他也忍着一个多
月没有抽。”冯子平回忆，顺利到达北京
后，王国兴曾问他要过烟抽，但找来一
包香烟，却不合他胃口。

“我不吃这种烟，只吃水竹筒烟。”
王国兴比划着告诉他，水竹筒烟是由一
根约80公分长的竹筒安上烟嘴做成
的，一小团烟丝塞进烟嘴里点燃，抽起来

竹筒里的水咕噜咕噜响。第二天，冯子
平又找来一个银质的手持烟筒，还买回
了一大团烟丝，他记得，“王国兴拿着烟
筒一抽，听见烟筒里的水也咕噜咕噜地
响起来，就忙大吸一口，高兴得不得了。”

我不当这个官做不做得

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到了北京，冯
子平与王国兴几乎都是一天24小时呆
在一起。在如此远离家乡的陌生地方，
不会写字也不会说普通话的王国兴仿
佛也失了几分曾经叱咤沙场的英气，对
冯子平颇为依赖——

办理新政协会议代表证时，申请表
是冯子平代填的；准备大会发言时，发
言稿也是冯子平代写的。“会前好几天，
我就把大会安排发言的事对他说了，但
他一直摆手拒绝，‘大家都讲了，我没有
什么好讲的。’”冯子平只好耐心劝说，

“你代表黎族来开会，也要代表黎族人
民发言，否则回去了怎么交代？”

于是冯子平按王国兴的意思拟了
初稿，又读给他听。“做得。”听罢，王国
兴说。但又有新的担忧，“我又不懂讲
国语，怎样上台呢？”

到了发言那天，人们看到，这“两父
子”一前一后地上了台。先是王国兴用
黎语讲了几句，后是冯子平以洪亮的声
音翻译：“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
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论国家
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
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了我们
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

掌声雷动中，王国兴与冯子平相视
一笑。这一笑不仅包含着完成任务的
喜悦，还隐含着只有两人知道的小秘密
——原来，王国兴背不下文绉绉的发言
稿，但不识字的他看着稿念也不成。于

是，冯子平给支了个招：“你就用黎语把
前两段说个大概，反正参会代表都听不
懂，后面的就交给我好好念给大家听就
可以了。”

丰富的斗争经验、坚定的革命信念
以及在参会发言的出色表现，王国兴在
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
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但是，参会几天
以来，他一直为此“想不通”。参观了人
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回到住地，他又
对冯子平提出请求：“你再帮我向上级
反映，我不当这个官做不做得？”

始终劝说无果的冯子平只得找来
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
员、筹委会党组干事会干事的杨静仁。

“杨静仁一进门便对他双手作揖：‘恭喜
恭喜，你的当选是你的光荣，也是黎族
人民的光荣！’王国兴回答说：‘叫别人
做好不好？’”冯子平笑着回忆，杨静仁
立刻不容置疑地握住王国兴的手说，

“中央相信你，你就当，怕什么？”又放松
笑着补充一句，“人家要钱都买不到这
个官，让你当你却不肯，真是不可思
议。要为人民服务嘛，好好干！”

直到听见“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
一连几日郁郁寡欢想着“辞官”的王国
兴才终于不再拒绝。

别忘了你还有个哥哥

新政协会议结束后，冯子平并没有
护送王国兴返回海南。因为会议后期，
他得知新闻学校在北京开班培养新闻
人才，本就身为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的
他很想把握住这次机会，留在北京深造。

原以为王国兴不会同意，没想到鼓
起勇气提出后，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他笑呵呵地说：‘这是学习的大好机会，
你安心学习，等海南解放了再回来！’”时
隔多年，冯子平忆起此事仍颇为动容，

“多好的领导啊，这不是把我当成秘书，
而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对待。”

这个“儿子”从未忘记“父亲”的恩
情。后来，“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
时，时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的王国
兴亦未能幸免于难，遭受残酷迫害甚至被
关押挨打受辱。这场浩劫过去，王国兴虽
重获自由，但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上门去看他。他坐在小厅，还
和从前一样手拿着水竹筒烟，手捻烟丝
塞进烟嘴，一口一口地抽，倒也乐在其
中。”冯子平说，见他来访，王国兴放下
烟筒起身与他握手，开口便带着豁达：

“老冯，不死又见面了。”
这“父子俩”之所以后来改口互称

“老王”、“老冯”，是因为王国兴曾告诉
冯子平，按黎族的习惯，这样称呼比“父
子”、“同志”还要亲。

王国兴送上清茶，说了一句：“老
冯，你也吃过不少苦，是理解我的。”低
头沉思好一会儿，才又像个小学生一般
小心地问：“你说，共产党还肯要我吗？”

看着王国兴身上穿着的粗布衣裳，
冯子平一阵心酸，抬高音量：“你是黎族
人民的领袖，是最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的。你放心，共产党不会忘记你，一定
还会要你的！”

患难更见真情。1975年1月9日
黄昏，王国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冯子
平未能见其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
憾。但他听闻，王国兴病危时，曾给其
子王家贤留下遗嘱：“你还有一个哥哥
叫冯子平，你要记住他……”

这就是黎族人的耿直秉性——认
定一个人的好，就一辈子与他相交。这
份鱼水交融的“父子情”，将一个黎族家
庭与一个汉族家庭永远地维系在了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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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兴参加1949年全国政协
会议的代表证。

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王国兴同志在工作。

冯
子
平
参
加19

4
9

年
全

国
政
协
会
议
的
联
络
秘
书
证
。


